
兵败如山倒 

——房山城解放记忆 

王凤梧 

 

 

六十一岁的人，我掐指算来，已是四朝遗老了。生于民国十六年，那年炮打涿州。十一岁(虚)卢沟桥

炮响，中央军一退，便早早地当了亡国奴。1945 年(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又迎来了退走八年

的国民党，算是“光复”之民。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冬，炮轰房山城，终于解放。出生后的二十年，枪

声断续，炮火明灭…… 

中央军和老百姓一块往南逃，就听大人们感叹：兵败如山倒。我提着鞋过河，问：“兵败怎么就山倒，

不如人倒、墙倒、房倒呢?”姐姐推我：“快走!不走，你也倒了……” 

十年后，我也成了“如山倒”的“败兵”中的一个兵犊子，那次是 1948 年底房山县城解放。 

兵败如山倒，我起码有三次应该写入我个人的《王凤梧大事记》。一次是随大日本皇军、保安队、警察

局被八路军从河北省献县城内赶出来……如果有一天要写，题目应该是《随皇军败走献县城》。第三次则有

点象征了，那应该是《傻鸣，傻放，一败涂地》。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天气已冷，已穿上了老百姓赐名“老虎皮”的黄色棉军装。不知别人如何，我总一阵阵瑟瑟发抖。大

概是隐隐炮声震的。先是大安山、红煤场的保安队偃旗息鼓、鸡不叫狗不咬地撤回房山城，跟着是坨里、

长沟的各路诸侯也班师回朝。被称为“老佛爷”的保安队总队长张德祥，胸无点墨，一脸黄肉带着三分气，

这回气更大、肉更横，骂人更多…… 

总队部设在县城北街中间路东。门口一个砖砌抹青灰的矮堡，供岗哨夜间避寒或作战之用。并不象电

影里高墙大堡，但也给人森严之感。 

这些日子，当兵的和老百姓都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去匆匆，乱乱轰轰…… 

我待的是保安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大队长叫尤茂志，小个子，镶金牙，挺精神……大队长长住坨里，

现在已撤回房山城。三中队队长叫赵立亭，黑红脸，大个子，半文盲。三中队原驻北门里路西一个大院(现

在的大众饭店一带)。大队部一回来，三中队被挤出北门，驻在北关安保善家和王家店的路东大门院里，防

线是城北一面。 

前二年为巩固城防工事，在围房山城一周挖了护城河。引东、西沙河水入护城河，水深没人，河宽不

可跃过。四门各设吊桥一座，白天放下供人过往，晚上拉起，内外隔绝。城上的敌楼、墩台都有班、排驻

守。为防八路夜间攻城、爬城，又准备许多铅丝、棉花、煤油——一旦有事便以棉花团蘸油点燃系之铅丝，

以作照明之用。 

那时候，我一直是“上士文书”。我的文件只有一本《花名册》。官兵 108 名，军衔、职务、姓名、年

龄、籍贵、枪支名称、枪支号码都在册子上。换枪、换人我就另行注册。我的字写得不管好坏，但必须一

丝不苟；不然，中队长点名时不认识；他就要发脾气。我这“上士”上比官小，下比兵大。官儿称我“先

生”，兵也称我“先生”，其实是个“自由兵”。 

那时候没什么“觉悟”，连这个词儿也没听过。我老家饶乐府离城二里。秋粮收下来不等脱粒，保安队

就大队人马车辆把带“瓤”的玉米拉进城……老乡亲哭喊、追赶、咒骂我能看得听得清楚明白……这时候

就有了盼“八路”早来的愿望——要说热爱共产党还确没达到那个高度。 

房山城东北二里的齐家坡，西南一里的小山坡，正西二里的山顶庙和西北角附近的西北关，都驻有数

量不同的保安队——大概即兵家所谓“犄角之势”。 

八路军攻打房山城是从“犄角”开始，同时并举。趴在城墙垛口上几乎能看到攻方每颗炮弹炸落岗楼

的砖、坯横飞……张德祥的重武器只有两门“八二”迫击炮。只听炮兵忽跑向东，又跑向西，大概是从城

内给以火力支援。但是可以判断：此时已处于顾此失彼、乱了阵脚的形势。 

作为文书、庶务等中队勤杂人员都既手无寸铁，也从未经过战事。我和宋芝(庶务)、吕士超(文书助理)

等人没有防守任务——这时，三中队已从北门外撤回，负责东城防守。中队指挥部就设在东城敌楼中。 



房山城为外石内土。为死守，早巳掏土成洞，开射击孔……此时保安队的武装力量全被赶上城，中队

长便叫我们躲在“洞”中待命…… 

事先，我已将棉便衣套入军装，行李寄放民家，身边带的只有一只图囊装着一本《花名册》，囊带上左

系几双旧鞋，右系一搪瓷缸。最重最贵的是“美国救济总署”发给的一条劣质毛毯——我不懂“轻装上阵”，

我只望随时“轻身”逃跑…… 

不到半夜(那时连中队长也没表)时，一阵脚步响到了洞口，有人叫：“马上撤，去北门大队部集合!”

我们几个爬起就跑，根本也没见着中队长和别的人……那时从东门斜向北门是一片空地(大概是今天的、粮

食局、北大寺之间)

伍。此时，尤茂志指指划划、骂骂咧咧。我听他喊：“剪刀预备好了吗?”大队部文书韩宇文马上举起一把

剪刀：“预备好了。”尤茂志说：“马上剪断电话线!” 

一出北门已不成队形。吊桥虽已放下，可是踏板不全、横三竖四。人们逃命要紧，挤挤撞撞、嗔怨低

骂，也有的掉下桥在河里呼救……一过吊桥就象决堤之水，齐头向羊头岗的方向流去…… 

原齐家坡的据点只有散落枪声，估计已被“八路”夺取，这就使溃退的保安队望而生畏。我的一位本

家哥哥王全信是某中队的伙夫，他拉我一把：“咱们回家罢?!”饶乐府只离我们脚下一里多地，但中间就是

齐家坡的岗楼。我说：“别价，要叫人家给一枪呢?!”于是随大队又跑…… 

什么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次我有了亲身体会。一枪未鸣，前面的人忽地卷回了头，后面的掉

头就往回跑……大家跑一段听听，似乎明白了是自己吓自己，于是又返回头再向东北跑——目标是北平。 

过了羊头岗村南就是大石河。大石河明流、潜流相间，我不记得涉水。这时，官兵已是相见而不相识…… 

今天回忆，那次败走房山，队伍虽乱，但全都默默无语——大概是官兵都只顾逃命，怕一谈话被人家

发现——其实真也无话可谈。 

天明，眼前一道不宽的河。这时有人说：“哑叭河，离长辛店不远了……”我回头看见，“八二”炮还被

炮兵扛着，已没了炮盘；重机枪也没扔掉，可己没了脚架……光头的，光脚的，哭的笑的，开玩笑骂人的……

身后，已远离“八路”，东方，已近望北平。听传说，房山保安队要进北平——一点生机，大概来自这点希望。 

到了长辛店西的王佐，我已寸步难行。中队长不知身归何处。一位叫段玉恒的排长和我和几个兵自然

结合成一伙，段排长已成为最高指挥。他指派二人去放哨，随时报告情况……我们进了一户农家，没见主

人，桌上有白酒(也许是段排长自己带的，他好喝酒)，锅里有还热的蒸白薯：土炕挺热，我们便喝酒暂息。

不一会儿，岗哨报告说，八路已从西面追来……我希望不是八路，最好是保安队，那样我能多歇歇腿。岗

哨咬定是八路，我们只好再走……庶务宋芝是附近村庄人。领我去投一家他的亲戚。人家已去北平，只有

一个看门老人。此时我已不怕八路追上，便舀热水洗脚、换鞋——其实我已胸有成竹。 

再回到“喝酒”的人家，段排长正找宋芝和我，准备撤退……我对段排长说：“你们跑罢，我跑不动，

回家了!”他一愣：“你这身‘皮’，叫他们逮住就没命了！”我解开军装扣子，叫他看，“我有便衣！”我把

装了《花名册》的图囊、搪瓷缸全给了他，只留下了那几双旧鞋……正好来了这村的保长。段排长说：“保

长，照顾他点儿!”保长和我一对脸，原来是在天津学徒时的相识——他叫王殿荣。他说：“这不是风梧吗?

快脱，跟我走!”我脱下那身“老虎皮”塞进灶洞……后来才发觉，连几十元“金元券”和一支钢笔也葬身

灶洞了。 

王殿荣相当经理或副经理的角色，在煤栈我只是学徒。他仍不失旧谊，以长兄之情安慰我，招待我。

吃了他家一顿精致的小米饭、豆面汤……他一定留我，等局势安定再回家…… 

我自度：我只是个孩子。虽当了二年多“伪军”，我毫无民愤。乡亲们出城进城不方便，我常用“公章”

给他们开证明…… 

西望房山已见家——我不必愧见江东父老。 

饶乐府村公所正有工作人员为顽伪人员登记。我登记后，那工作人员相视之后，原来也算熟人：1945

年他主持后朱各庄村选“国大代表”，我作为这村的教师，为他写标语，当司仪……有一面之识。他说：“你

当过教员，就还在本村当教员罢!”于是，我第二天就又当了饶乐府小学的教师——北平尚未解放。 

往事如烟，倏已四十年过去。时间、地点虽依稀可忆，但应有的历史的翔实，就不足了。不过，经历

和体会却真实，因为我总是兵败如山倒中的一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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